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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2024年齐鲁晚报的封面版，可能
有读者会注意到，考古新闻报道已经成为
本报报道的一大特色。从重视程度到报道
规模再到稿件质量，都有了较大提升。何以
如此？

我们加强考古新闻报道，是随着“考古
热”的兴起，为满足读者需求而主动发力。
自2021年起，本报即推出《博物周刊》，专门
致力于文博考古的宣传报道。依托《博物周
刊》这个阵地，考古报道力量不断加强，成
果也越来越丰富，今天给大家展现的三个

“封面记忆”，即是2024年的几个优秀成果。

作为《博物周刊》的责任编辑和这几组
报道的策划者，我既感自豪，更觉欣慰。因
为我大学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
过去经常因为没能从事所学专业而感到遗
憾。如今终于有机会把当初所学与工作相
结合，即使我的一点“专长”得以发挥，也让
我获得了幸福感与满足感。

当然，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精彩的考
古新闻报道，首先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先，
将丰厚的遗产留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我
们的考工工作才会有如此丰硕的成果；也
要感谢众多优秀的考古工作者，用他们的

智慧和努力让深埋地下千万年的遗迹遗物
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追寻祖先的足迹；更
要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只有在
现实生活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人
类才有余力和兴趣去探究历史。

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考古热”必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我
们的考古新闻报道也会进一步加强，为“考
古热”再添一把火使之越来越热。2025，请
您继续关注考古，关注本报的考古新闻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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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挖掘历史遗迹遗物，新闻人挖掘考古背后的故事

2024，我们曾一起“挖呀挖呀挖”

跋山遗址群报道
开始于三年之前

3月23日，沂水跋山遗址群入选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本报头版以照片组合的形式作
图片导读，极富视觉冲击力，从A3-A5版则
是连续三个版的详细报道，形成当期报纸最
大的看点。

这组报道是怎么来的呢？说来话长，用老
百姓的话来说叫“蓄谋已久”，用我们的行话
讲叫做策划了很长时间，结合考古术语就是
挖得早。

我关注跋山遗址早在三年前就开始了。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跋山遗址
发现了距今约十万年的象牙铲形器（当时暂
命名为“象牙铲”），我得知消息后便与李罡领
队取得了联系，并请他为我编辑的《博物周
刊》写稿。他写的《天哪，我挖到了十万年前的

“象牙铲”》一文颇具文采，为我编的那期周刊
增色不少。之后我便一直密切关注跋山遗址
的发掘进展，并时常与李罡领队交流，为后来
的采访报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跋山遗址群进入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终评后，我便与李罡领队联系采访事
宜。当时他正在准备终评会上的演讲，每天忙
着修改PPT和演讲稿，但还是抽出空来接受
了本报记者李文璇和杜春娜的采访。由于当
时还不知道能不能最终获奖，所以我们准备
了两种预案。如果没评上，就在《博物周刊》
发一个版低调处理了；如果评上了，则要继
续全面采访，将报道规模扩大到2-3个版，
为读者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信息，比如“十
大”是如何选出来的？“跋山遗址群”是如何
闯关入选的？山东考古为何能连续三年入
选“十大”？我们在终评会召开之前，就与项
目领队李罡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孙波联系好了采访事宜，并在评选结果揭
晓后顺利完成采访，使得这组见报稿件更
加立体和丰满。

武王墩发掘报道
挖掘出山东元素

4月22日的头版重头戏也属于考古新闻，
大幅图片导读《我在武王墩挖出最大楚鼎》
十分抢眼，4版还有整版详细报道，形成当
日报道最大看点。与“跋山遗址群”报道的
精心策划不同，“武王墩”的报道属于快速
反应。精心策划让我们赢得了同题竞争的
常规战，快速反应则让我们打赢了突如其
来的“遭遇战”。

4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安徽省淮南市召
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
布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墓考古新发现。经新
华社、央视等国家级媒体报道后，迅速形成全
国性热点。作为地方媒体，既不能第一时间参
与报道，又远离新闻事件发生地，在这样的形
势下，我们能不能有所作为呢？一个偶然机
会，我得知山大考古系师生长期参与武王墩
大墓的发掘工作。这真的让我喜出望外，感觉
机会来了。

我迅速联系了我的大学老师——— 时任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方老师
帮我联系了参与武王墩大墓发掘的山大考
古系路国权老师，路老师答应在百忙之中
接受我们采访。我很快与李文璇、杜春娜两
位同事商定了采访提纲，并提醒她们要注
重挖掘一下新闻事件中的山东元素。两位
同事不辱使命，她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武王
墩大墓出土的最大的楚鼎就是路国权老师
亲手挖出来的，而且当时推测的墓主人楚
考烈王（现已被证实）曾经灭掉鲁国。这样
一来，武王墩大墓跟山东的关系一下子就
近了起来。最终的见报稿件，既有新闻性，
又有可读性，还有贴近性，堪称优秀。更加
难得的是，这是我们的独家报道。当然你可
能在其他媒体也看到过类似报道，但那一
定是在后期对我们的报道进行了“严重借
鉴”。

东安古城报道
挖掘背后故事

10月24日，“山东沂蒙山腹地确认一座商
代古城”的消息经央视报道后迅速成为热点。
新闻已经报过了，作为新闻事件发生地的媒
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看过对这一事件的
所有报道之后，感觉他们做的都只是新闻通
报，信息来源是专家鉴定会后的通稿，而对于
这一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背后的许多
故事都没有讲出来，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做，
那就是继续深挖。

我之所以有信心，还在于东安古城的主
要发现者是我的大学老师——— 山东大学任相
宏教授。任老师为我们两位记者李文璇和李
家澍提供了大量资料，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
讲解，就像当年对待我们这些学生一样。

深挖果然有东西。“商奄和商盖到底是什
么关系”“商纣王东征大军去哪了”“纪国是如
何灭亡的”等考古背后的故事被一个个挖掘
出来，呈现在11月20日的报纸上。封面主图夺
人眼球，通版报道读来过瘾。

总结一下，对于考古新闻报道来说，什么
样的报道才算得上好？我觉得考古新闻报道
要讲好故事、写好人物、做好翻译。“讲好故
事”就是一定要把遗址的发现发掘过程写得
生动有趣，让读者爱看；“写好人物”是指报道
中要见“人”，比如考古工作者在工作时的感
悟以及喜怒哀乐等情感变化，让读者不仅了
解考古本身，还要了解考古人；所谓“做好翻
译”是指新闻不能只报道考古发现了什么、挖
出了什么，而是应该告诉公众这些发现和发
掘的意义是什么，把考古工作者口中的专业
术语转化成公众更能接受的通俗语言，也就
是相当于“翻译”。

我们2024年的考古新闻报道是否达到了
上述标准？这要由亲爱的读者评判。如果您觉
得我们还做得不够，那我们会在2025年和以
后的日子里继续努力。 主笔：马纯潇

2024年，“考古热”依旧
在升温。无论从全国来看，还
是在山东，重大考古发现持
续不断。这在齐鲁晚报的封
面报道中得到充分体现。本
报3月23日、4月22日和11月
20日这三期，不但在头版有
大幅图片导读，后面还有两
到三个版的详细报道。考古
人在考古现场“挖呀挖呀
挖”，他们挖掘历史遗迹遗
物；我们新闻人也在“挖呀挖
呀挖”，挖掘的是考古背后的
故事。这些报道是如何推出
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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